
创作是对自我的不断探索

Q:明年，《老大》还是上话成立20周年系列演出中的重要剧目，听说已经改了

10稿了，会不会觉得磨心？

A:我很喜欢这个过程。上次电视剧编剧王丽萍看到我在改《推拿》这个剧本，问

我几稿了，我说7稿，她很可怜我，你们的一个剧本改了那么多遍。这个剧本我写了4

年，改了那么多遍，慢慢在磨，这种创作跟电视剧真是两回事。她觉得我们很辛苦，而

且费用也不多。我写一个剧本可能还没有一集电视剧的价钱高。我也写过电视剧，但

是还是觉得写剧本更有意思。有些戏，不给我钱，我也愿意写，我觉得这是自己的追

求。我们需要通过一部戏，去探讨更多的东西，这也是剧场的意义所在。也许，有人认

为我们在剧场里看戏，只是为了看一个好故事，只是为了娱乐，这个当然没错，但是剧

场更多的还是一个思考的空间，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、思想碰撞的地方。

Q:你个人偏好哪类题材？

A:其实，每次创作，我对自己的剧本都很喜欢，如果不喜欢，就没办法很好去

创作。但我是一个喜欢尝试的人，所以每次创作我一直希望做不一样的东西。48个

剧本，类型重复的很少。我想做更多尝试，不管是形式，内容、题材，跟社会发生的关

联，跟观众互动的关系，我觉得这就是做剧本的意义。

Q:48部作品里，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两部作品呢？

A:好多人一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就会说一些外交辞令：我最喜欢的是我的下

一部作品。我刚写完了一部戏叫《乌合之众》，是明年我们剧院20周年系列演出

的一部新作，香港艺术节委约我来创作。在这部戏里，我们要探讨的是个人与

群体之间的关系，当把权力交给大众的时候，我们危险在什么地方。我觉得这很

有意思，特别放在现在的香港就更有意思了。我在这部戏里尝试了不同的创作方

法，不像以前传统的戏，有固定的故事角色，这部戏里会有几十个角色，6个演

员会演很多很多角色，人也可以演一片叶子，一滴露珠，演一只乌鸦，甚至是空

气。我会从乌鸦、阳光、水滴、小草等不同角度来看同一个事件。这样的思考会

和《乌合之众》的主题有关系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，甚至是探讨究竟以什么

样的方式去探讨民主。

Q:创作中你会更多关注观众，还是关注自我？

A:这些年我一直很关注观众，我现在依然关注观众，但是不一定会跟着观众走，我

觉得写作时，观众就坐在我书桌的对面，我会考虑他是什么样的情绪，观众可能会很愤

怒，会站起来骂我；观众可能会很喜欢，会来讨好我；观众可能会很冷漠，跟我没有特别

多的关系；这种关系在创作中其实我是比较清楚的，我也知道我的观众在什么地方，什

么样的戏给什么样的人看，我并不盲目，在每次创作中，这些也变得很有意义。

喻荣军并非科班出身，人人都知道他曾经弃医从文。大三时，他到人
民艺术剧院看了一部《奥赛罗》，从体育学院骑自行车骑了两个多小时去看
戏，那是他第一次看话剧，一腔热爱最终也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。他说，慢慢
地写作变成了一种对自己的探索，他很清楚观众的想法，却从不盲从依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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喻荣军 
观众就在书桌对面

《老大》是一个现代版的《老人与海》的故

事，只不过，海是我们的这座城市、这个时代。喻

荣军从这部作品里追问了我们曾经遗失的乡

愁，遗失的精神家园。人们被剧中那句贯穿始终

的台词击中心灵：“海水是咸的，那是我们的眼

泪，是人的，也是鱼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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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失的精神家园

Q:当年为何会创作《老大》这个剧本？

A:这部戏，是别人约我来写的剧本。当时，要写舟山地区的戏，于是便有了机会

去当地采风，见了很多渔民、小岛，还看到了当地的开发，包括他们的愿望。在这部戏

里，我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，越多回看日新月异的发展，我越想反思在过去的30年

里，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。《老大》是我的第48个剧本，可能之前更多的戏都是我关

于自我的表达，对这个社会、这个城市的单点反思，但是这部戏更多的是反思我们这

个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，在过去30年中，我们过多重视经济发展，一直在向自然

索取，有哪些东西已经找不回来了。这其实不是一个怀旧的戏，但绝对是一个思考的

戏。这些年来，我们要去寻找曾经失去的东西。

Q:你觉得这种失去，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背景在里头，还是虚一点的精神层面

的失去？

A:两个都有。刚一开始，我是从一个很实的背景来创作，去探讨一些过去30年中

对小岛的过度开发，对海洋的过度捕捞，人们过度追求经济的发展，然后就会涉及到

对开发要有一个度，我们现在也开始在反思，在挽救。此后，我们又开始探讨文化方

面精神层面的失去和追求。这部戏一开始的设想是寻找我们失去的精神家园。我们

应该关注自己灵魂的寄放，关注一些乡愁的东西。有很多的层面在这部戏里都有所涉

及。把这些内容放在这个有过去和现在的故事里头，放在老式生活和人物相矛盾的背

景下，也有很多情感的主线。一开始，有人说这是一部讲环保的戏，其实不是。从环保

之外，最终探讨的还是当下我们的精神诉求。

有人认为在剧场里看戏只是为了看一个好故

事、是为了娱乐，这个当然没错，但是剧场更多

的还是一个思考的空间，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

沟通、思想碰撞的地方。

Q:这个剧本有没有和你自己的经历有所关照？

A:确实，我其实是从安徽一个小镇里走出来的，我也会经常回到我们的村子里

去。在过去的一二十年，乡村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时代的洪流是你没办法阻挡

的，但有些东西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却失去了。有人与人之间的情谊，也有最原始的乡

愁。现在，村子里的人去了县城，县城的人去了省城，省城的人去了上海这样的大城

市，整个迁徙的过程，人们也失去了很多。这种失去不是说它不好，而是现在我们没

有时间停下来去关注，我们太关注于自己的物质生活，却很少关注我们精神上的追

求。这些让我感慨颇多，这和我的剧本在很多层面上是结合在一起的。现在，我还想做

另外一部戏，是关于一个村子的消失，这个村子其实承载的就是一个时代，一个村落

和一个社会快速发展之间的关系。我很怀念这些消失的东西，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相互

的真诚、理解、扶持，那种浓浓的乡情，那种中国传统文化里对家庭的关注，对社会的

关注。小时候，我父亲是村子方圆数十里唯一一个公办学校的校长，春节时，父亲会写

春联，每户人家会买好红纸，带着鸡蛋来我家，找我父亲写春联，春联里头就会有很多

关于儒家文化、传统文化的东西，但是村子消失了，这些东西也跟着消失了。


